戒酒無名會

目錄

第一步驟：……………………………………………………………………  二 

    「我們承認我們無能為力對付酒精，而我們的生活已變得不可收拾。」
    有誰願意承認完全的失敗？承認無能為力是解脫的第一步。謙虛與清醒之間的關係。心靈上的頑念加上身體上的過敏性反應。為甚麼每一個戒酒無名會 (AA)的成員都得跌到谷底？

第二步驟：……………………………………………………………………  四

「來相信有一個比我們本身更大的力量，這個力量能恢復我們心智健康   和神智清明。」
    甚麼是我們能相信的？AA並不要求一定得相信；十二個步驟只是提議。開放心靈的重要性。通往信仰的種種不同的道路。以AA取代更高的力量。幻想破滅的人之困境。漠不關心和偏見的路障。在AA裡找到曾失去的信仰。智力和自立的問題。負面和正面的思想。自以為是的心態。違抗是酒癮患者突出的特色之一。第二步驟是通往神智清明的號召。與上蒼正當地相處。

第三步驟：……………………………………………………………………  八

「做出一個決定，把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生活，託付給我們所認識的上蒼。」
   第三步驟就像是開啟一扇鎖上的門。我們要如何讓上蒼進入自己的生活？意願是鑰匙。以依賴來獲得獨立。自立的危險性。將我們的意志託付給一個更高的力量。意志力的誤用。為了遵從上蒼的旨意，需要個人持續不斷的努力。
第一步驟

「我們承認我們無能為力對付酒精，而我們的生活已變得不可收拾。」

有誰願意承認完全的失敗？幾乎沒有。人類的每一種本能都會大聲地反對這種個人無能為力的想法。這真是可怕，要承認一杯在手，我們已經扭曲了自己的心靈，以致只有上蒼的力量才能除去我們對毀滅性酗酒的頑念。

這是一種非比尋常的破產。酒精如今已變成貪婪的債主，把我們的自立和用以抵抗它需索的意志力都一吸而乾。一旦接受了這個赤裸裸的事實，我們作為人類的資格就完全破產了。

但是加入了戒酒無名會（AA）之後，我們很快的對這絕對的羞辱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我們理解，只有經過徹底的潰敗我們才能向解放與力量邁進。我們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最後竟然變成穩固的基石來建立快樂和有目標的人生。

我們知道，除非他先接受自己毀滅性的軟弱與一切的後果，不然加入AA的酒癮患者能得到的好處是非常有限的。除非他使自己這樣謙遜下來，否則他的清醒 – – 如果有的話 – – 會是靠不住的。他會找不到任何真正的快樂。毫無疑問的已有極多的經驗證明，這就是AA生活的事實之一。我們找不到持久的力量直到先承認完全的挫敗為止，這是我們團體萌芽開花的主根。

當首次面對承認潰敗的挑戰時，我們大部份的人都曾心生抗拒。我們走近AA是期待學得自信。然而我們卻被告知，只要與酒精有關，則自信是無用的，事實上它是有害而無益。我們的輔導者聲稱我們是心靈頑念的受害者，而它是那麼狡猾有力，不論人的意志力有多強都破除不了它。他們說單靠自己的意志力就是沒有辦法克服這種不由自主的念頭。我們的輔導著無情的加深我們的為難，因為他們指出我們對酒精漸增的敏感 – – 他們稱之為一種過敏性的反應。爆虐的酒精向我們揮舞著一把雙刃劍：我們先被一個使我們不得不繼續喝下去的瘋狂衝動擊中，接著又被在過程中終必會毀滅自己的一種身體上的過敏性反應擊中。在這樣的猛擊之下沒有幾個人曾單槍匹馬，打贏這場仗。數據證明酒癮患者幾乎沒有靠個人的力量而康復的，而且自從人類開始壓榨葡萄釀酒以來這顯然是真實的。

在AA的開創期只有最絕望的病例能吞下和消化這令人不快的事實。甚至這些「一息尚存者」也往往難以暸解自己究竟處於何種絕望的境地。但是其中的幾個人卻暸解，而一旦他們以即將滅頂的人緊抓救生圈的熱切來把握住AA的原則，他們幾乎必然地都得到了康復。這就是為甚麼當我們的會員仍不多時，「戒酒無名會」一書的初版只針對那些陷入萬丈深淵的人為對象。許多病況比較沒那麼嚴重的酒癮患者曾嘗試過AA，但並未成功，因為他們不能承認絕望。

很令人滿意的是，隨後幾年以來上述情形有所改變。許多仍然擁有健康、家庭、工作，甚至車庫裡有兩部汽車的酒癮患者開始認知自己的酒癮病毒。隨著這種趨勢的增長，有許多幾乎還只是潛在性的年輕酒癮患者也加入了。他們及早避免了我們已忍受十年或十五年如地獄般的生活。既然第一步驟要求我們承認自己的生活已變得不可收拾，那麼以上那種人如何才能做到這個步驟呢？
很顯然的我們必須把我們的谷底升高到可以碰到他們的程度。透過追溯自己飲酒的歷史，我們能顯示出在尚未發現問題的多年前，我們便已失去了控制，飲酒已經不僅是習慣而已，它其實是致命進展的開始。對那些心存懷疑的人我們可以說：「也許你畢竟不是個酒癮患者。你為何不多試試看有節制的飲酒，同時也牢記我們告訴過你有關甚麼是酒癮疾病？」這種態度往往立即見效。我們發現，當一個酒癮患者把有關這種疾病的真實本質種植在另一個酒癮患者的心中時，那個人就永遠不會再像以前一樣。每次飲酒作樂之後，他會對自己說：「也許那些AA的人是對的….」有了若干次這種經驗之後，通常是在極端困難還沒發生的前幾年，他便會心悅誠服地回到我們身邊。他像我們之間任何人一樣真正已跌到了谷底。烈酒便是最好的說服者。

為甚麼這些全都堅持說每一個AA的成員必須先跌到谷底？答案是，除非他們已經跌到了谷底，否則很少有人真心的實踐AA的計劃。實行AA其餘的十一個步驟意味著要採取一些態度與行動，而這些是幾乎每一個仍在飲酒的酒癮患者做夢都不會採取的。誰願意撤底地誠實和容忍？誰要對別人懺悔自己的過失，並為自己所造成的傷害做出補償？誰在乎一個比自己本身更高的力量，更不用說默想與祈禱？誰要犧牲時間和精力來努力把AA的訊息傳遞給下一個受苦者？沒有，典型的酒癮患者都是極端自我為中心的，才不喜歡這些事 – – 除非他必須做這些事以便使自己能生存下去。

在酒癮疾病的鞭撻下我們被迫參加AA，而在那邊我們發現自己情況的致命性。僅有如此我們才真正變成像瀕死的人一樣虛心地去信服並心甘情願地傾聽。為了使殘酷的頑念被除去，我們已準備好做任何的事情。

第二步驟

    「來相信有一個比我們本身更大的力量，這個力量能恢復我們心智健康   和神智清明。」

    大多數AA新來的成員一旦讀到第二步驟就面臨為難的局面，情形有時甚至相當嚴重。多少次我們聽到他們大叫：「看看你們做的好事！你們已說服我們相信自己是酒癮患者，而且我們無法妥善處理自己的生活。在使我們淪為絕對無助的狀態之後，你們現在又說只有一個比我們本身更高的力量才能除去我們的頑念。我們有些人就是不願意相信上蒼，有些人沒辦法相信，另外還有些人雖然相信上蒼的存在，卻不相信祂願意完成這項奇蹟。好了，你們可真使我們進退兩難，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讓我們先看看那個說不願意相信的人 – – 好戰份子。他的心態只能用野蠻來形容。他引以自豪的人生哲學受到威脅。他想，承認酒精永久地擊敗他已經夠慘的了，在還沒從俯首承認的痛心中恢復過來，現在又要他面對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他所珍視的思想是，從原始泥濘中的單細胞莊嚴地發展出來的人類是進化的先鋒，也因此是他宇宙中所知的唯一神明。難道他非得否認這一切才可以解救自己嗎？

    在此時他AA的輔導者通常會笑。新來的人會認為這差不多是令人忍無可忍的事了。這是結束的開始。沒錯：正是他舊生活結束的開始，但也是他步入新生活的開端。他的輔導者大概會說：「慢慢來。你要跳過的火圈比你想像中的要寬得多。起碼我自己曾如此發現到。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如此。他曾經擔任過美國無神論者協會的副會長，但他卻很容易地通過了。」

    新來的人說：「好吧，我知道你說的都是實話。毫無疑問的AA裡充滿了曾與我有相同看法的人。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人究竟怎麼能『慢慢來？』那是我想知道的。」

    輔導者同意道：「那的確是一個好問題。我想我能夠告訴你究竟如何放輕鬆，你也不必很辛苦地去做。如果你願意的話，聽好下面三項說明。第一，AA不強求你去相信任何事情。它所有的十二個步驟只不過是建議。第二，為了得到並保持清醒，你不必現在就把第二步驟全部吞下去。回憶從前，我自己也是逐漸地接受它。第三，你所真正需要的其實是開放的心靈。只要斷絕爭辯的念頭，及停止為一些像先有雞或先有蛋這類深奧的問題操心。我再說一遍，你所需要的是開放的心靈。」

    輔導者接著說：「就拿我自己做個例子吧。我是受過科學訓練的。很自然的我曾經尊重、敬仰甚至崇拜科學。事實上，除了崇拜這部份，我對科學的看法並沒有改變。我的老師一再灌輸我科學進展的基本原則：一而再的探索與研究，總是抱著虛心。當我開始考慮AA的時候，我的反應跟你一模一樣。我認為AA的事務完全不科學。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根本不考慮這種荒謬的想法。

 「然後我覺醒了。我不得不承認AA呈現它效果 – – 驚人的效果。我領悟到自己對這些事的態度並不科學。說穿了不是AA心靈封閉，心靈封閉的是我自己。我停止爭論的那一刻，就能開始看見並感覺到。從那時起第二步驟開始溫柔地，漸漸地滲入我的生活。我無法說出在甚麼狀況或是在哪一天我開始相信有一個比自己更大的力量，但是現在我肯定已有那種信念。為了獲得這份信仰，我只要停止爭論及盡心熱誠地實行其餘的AA計劃即可。

    「當然，這只是根據個人經驗所表示的個人意見。我必須趕快地確告你，AA的會員在尋找信仰時會穿過無數不同的通道。如果你不喜歡我剛才提出的，只要你用心看用心聽，一定會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路。很多像你這樣的人以取代的方式已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願意，也可以把AA本身當作你的『更高力量。』這裡有一大群已經解決了酒精問題的人。對你這根本尚未找到解答的人來說，在這方面他們一定是一個更大的力量。你當然可以對他們有信心。甚至只要有這最起碼的信心就夠了。你會發現許多會員也是如此跨越門檻的。他們都會告訴你一旦跨過了門檻，他們的信仰就變得更深更廣。從酒精頑念中解脫出來，生活莫名其妙地轉變了，他們就開始相信一個比自己本身更高的力量，而其中大多數人開始談及上蒼。」

    其次要考慮那些曾經有過信仰，卻又失去它的人所處於的情況。有的人漸漸地變成漠不關心，有的人因過度的自立而脫離信仰，有的人對宗教產生偏見，還有些人因為上蒼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而變成絕對違抗。AA的經驗能不能告訴所有這些人，他們仍然可以找到一種能發揮作用的信仰？

    有的時候那些失去或排斥信仰的人比從未有過信仰的人更難以接受AA，因為前者認為他們已經嘗試過信仰而發現它不合所需。他們走過信仰之道，也踏過無信仰之路。既然這兩條道路都證實為令人沈痛地失望，他們因而認為自己已無處可去。這些人的漠不關心、虛幻的自立、偏見和違抗等是路障，這些路障往往證實比那些不信服的不可知論者或甚至是好鬥的無神論者所樹立的路障更堅固更可怕。宗教上說上蒼的存在是可以證明的，不可知論者說這是無法證明的，無神論者則聲稱可以證明上蒼的不存在。顯而易見的，迷失了信仰的人所面臨的是一個極度疑惑的處境。他覺得自己得不到任何信念的慰藉。有關宗教信徒、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所擁有的信心，他連一點點都得不到。他極為困惑。

    AA裡面有不少人都可以告訴這位漂泊者：「是的，我們也一樣背離自己幼時的信仰。年輕時的過度自信讓我們如此。當然十分值得慶幸的是，良好的家庭和宗教訓練曾給了我們若干價值觀。我們仍然確定自己應該有起碼的誠實、容忍和公正，也應該有雄心及苦幹。我們確信，只要守住了這些與公正的對待和正當的行為有關的簡單規則就足夠了。

    「一旦在遵行了這些一般常規，因而帶來物質上的成功之後，我們就以為自己正在贏得生活的競賽。這是令人興奮的而且使得我們快樂。神學的抽象概念和宗教的義務，或者自己的靈魂現世和來世的狀況如何等，讓這些事情煩我們幹麼？現時現地的狀況對我們已夠好了。爭取勝利的意志會幫我們渡過一切。然而，後來酒精就開始牽著我們的鼻子走。到了最後，當我們所有的計分卡指出『零分』而且我們看到再一個好球便會使自己永遠出局的時候，我們非去找回失去的信仰不可。我們是在AA裡重新找到信仰的。你也可以如此。」

   現在我們又有另一種難題：那些在智力方面恃才傲物的人。很多AA的成員都能對這些人說：「是啊，我們曾經就像你們一樣：太自作聰明到對自己反而沒有好處的地步。我們極愛別人說自己早熟老成。儘管我們很小心地隱藏不給人知，但是我們以自己的知識來自吹自擂，把自我膨脹得像裝滿驕傲的氣球一樣。私底下我們覺得單憑自己的智力就足以超人一等。日新月異的科學進展告訴我們沒有甚麼事是人類做不到的。知識是萬能的。智力可以征服自然。既然我們比絕大部份的人都聰明（自己這麼想），只要我們想得到甚麼戰利品就可以得到。『智力之神』已取代了我們傳統的信仰。但是烈酒又有不同的計劃。我們這些獲得漂亮勝利的人一下子就變成空前的輸家。我們瞭解到，非得從新思考，否則死路一條。在AA裡我們發現很多人的想法曾像我們一樣。他們幫助我們調整對自己的評估。他們以身作則，讓我們瞭解只要我們肯把謙虛視為最重要，則謙虛和智力互不衝突。當我們開始身體力行時，我們得到了信仰的禮物，一種能發揮作用的信仰。你也可以擁有這種信仰。」

    AA的另一群人則說：「我們對宗教和一切相關的事情厭惡透了。我們說過聖經裡充滿胡言亂語。雖說我們能熟稔地引述聖經的章節，但卻其中冗長的祖譜使我們找不到書中該有的降福。聖經中有些道義是好得不可能達到，有些又似乎是不可能那樣的壞。但是真正令我們失望的是那些宗教家本身的道德。我們曾幸災樂禍地看到依附在那麼多『信徒』身上的偽善、偏見和極度的自以為是，甚至在他們穿著最好的衣服參加禮拜時也一樣。我們最喜歡大聲宣揚一個破壞性的事實說，上百萬『信教的好人』仍舊假藉上蒼之名而自相殘殺。當然這表示我們以負面的思想替代正面的思想。加入AA之後，我們必須承認這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膨脹的方法。藉著辱罵一些信徒的罪過，我們可以感覺到自己優於所有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且我們更藉此不去面對自己的一些短處。我們因為別人的自以為是而輕蔑地譴責他們，其實自以為是正是自己非常易犯的弊病。對於信仰而言，這種虛假的品格是我們致敗之由。但最後，被迫來到AA之後，我們才學好些。

    「正如精神病醫生常提到，違抗是酒癮患者最突出的特徵之一。所以我們許多人也有違抗上蒼的時期就不足為怪了。有時候是因為上蒼沒有依照我們的要求送給我們生命中的美好東西，就像一個貪心的小孩向聖誕老公公開出一張不可能得到的禮物清單一樣。更常見的情形是我們遭遇某一種重大災難，便認為是上蒼遺棄了我們，才造成我們的損失。我們想娶回家的女孩有其它的想法，我們祈求上蒼使她能改變心意，但她並沒有。我們祈求有健康的孩子，結果不是子女有病就是根本無後。我們祈求在工作上得到升遷，但是從未發生。我們極度依靠的愛

人因所謂的天意而過世。然後我們變成酒鬼，並祈求上蒼制止此事，但是沒有回音。這真是最嚴厲的一擊了。『該死的信仰！』我們說。

    「當我們接觸了AA，這種違抗心理的謬誤就顯現出來了。我們從來都沒有要求認識上蒼對我們的旨意，反而是不斷地告訴祂對我們應該有如何的旨意。我們明白，沒有人能夠同時相信上蒼又違抗祂。相信的意思是信賴而非違抗。在AA裡我們看到了這種信仰的果實：男女人士從酒精的最後災禍中解救出來。我們看到他們面臨也超越自己其它的痛苦與磨難。我們眼見他們從容地接受極端的困境，卻也不想逃避或反責。這不僅是信仰而已，這是一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發揮作用的信仰。我們很快就做出一個結論，不管謙虛的代價多高，我們都願意付出。」

    現在讓我們舉出那位信仰充盛，卻仍滿身酒味的人。他相信自己信仰虔誠，奉行教規更是一絲不苟。他確定自己仍然相信上蒼，但卻懷疑上蒼不相信他。他一再地發誓戒酒，只是每次發誓過後，他不但再度喝起來而且行為比上次更壞。他勇敢地試著與酒精作戰時一直懇求上蒼的幫助，可是卻不見援兵的蹤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神職人員、醫生、朋友和家人來說，這種有心改過且努力不懈的酒癮患者是一個令人悲痛不解的人。對大多數AA的會員而言，他卻不是個謎。我們之中有太多人以前就是跟他一模一樣，現在已找到了解答。這個答案是與信仰的質而不是量有關的。這曾經是我們的盲點。我們以為自己已謙虛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以為自己在奉行教規方面循規蹈矩，但誠實地評量之後，才發現自己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或是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沈溺於情緒化的表現，而誤以為那是真正的宗教情懷。在這兩種情形之中我們都想要不勞而獲。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真正地做心裡的大掃除，好讓上蒼的恩賜能進入我們並驅除飲酒的頑念。我們從來不曾深切或有意義地做自我檢討，對我們曾傷害過的人做出補償，或是向任何人不求回報地奉獻自己。我們甚至沒有正確地祈禱。我們老是說：「請使我的願望成真」而不是說：「願祢的旨意受奉行。」我們一點也不懂對上蒼和人類的愛。所以我們依然繼續自欺，以致於無法領受足夠的賜福以恢復我們的神智清明。

    在還飲酒的酒癮患者當中，的確沒幾個人明白自己是多麼的不合理，或知道自己的不合理卻能忍受去面對事實。有的人願意自稱「問題的飲者」，但不能忍受有人提出他們事實上有精神病。他們的這種盲目是被一個不瞭解理智飲酒不同於酗酒成癖的社會所慫恿。「神智清明」的定義是「心靈上的健全狀態」。當一個酒癮患者冷靜地分析自己毀滅性的行為時，不論他損毀的是飯廳裡的傢俱或是他自己的道德品格上，他都不能聲稱自己有「心靈上的健全」。

    因此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第二步驟是一個號召。不論是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或曾有信仰的人，在這個步驟上我們都能站在一起。真誠的謙虛和開放的心靈能使我們得到信仰，而且每一次的AA聚會都保證只要我們正確地與上蒼相處，祂就會使我們恢復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明。
第三步驟

「做出一個決定，把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生活託付給我們所認識的上蒼。」

    實行第三步驟就像是開啟一扇看起來仍然閉鎖的門。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把鑰匙和把門推開的決心。唯一的鑰匙就是意願。一旦意願打開了門鎖，門扉幾乎是自行開啟了，然後往門裡看進去，我們會發現一條通道，旁邊有題字：「這是通往有效的信仰之道。」在前兩個步驟中我們忙於沈思。我們看到自己對酒精的無能為力，但是我們也瞭解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某種信仰，就算是對AA本身的信心也好。這些結論不需要行動，只需要接受。

    像其它剩餘的步驟一樣，第三步驟需要積極的行動，因為只有採取行動我們才能除去常常擋住上蒼 – – 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更高的力量 – – 讓祂進不了我們生活的自我意志。信仰絕對必要，但是光有信仰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可以有信仰卻仍把上蒼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因此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及用甚麼明確的方法好讓祂進入？採取第三步驟表示我們初次試著去做此事。事實上整個AA計劃的效力是建立於我們多徹底、多熱心地努力來「做一個決定，把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生活託付給我們所認識的上蒼。」

    對每一位世俗、實事求是的初學者而言，這個步驟看起來困難，甚至不可能做到。就算我們十分願意嘗試，但是一個人究竟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生活託付給他所相信的上蒼呢？幸好我們這些像他一樣曾懷著同樣疑慮而嘗試過的人能證明，不論是誰都能開始去做。我們能進一步說所需要的就是一個開始，就算是最小的也可以。一旦把意願這把鑰匙插入鎖中並將門打開一點，我們就會發現總是可以再開大一點。雖然自我意志很可能會把門又砰然一關，像這樣的情況是常發生的，可是只要我們重新拿起意願的鑰匙來，門總會有回應。

    也許這一切聽起來神秘又遙不可及，就像是愛恩斯坦的相對論或是核子物理學的某種定理似的。其實並非如此。讓我們來看看事實上它是多麼實際。凡是加入了AA而且決心繼續下去的男男女女都會不知不覺地開始實行第三步驟。在有關酒精的問題上，他們每一個人不是已決定把自己的生活託付給AA去照顧、保護和指引嗎？他們已經甘願捨棄自己對酒精問題的意志和觀念，取而代之的是AA所提議的。每一位有心的新進者都確信，對他這艘快要下沈的船來說，AA是唯一的安全港口。如果這不算是把自己的意志和生活託付給一個新發現的蔽佑者，那是甚麼呢？

    但是假設人的本能又想當然地大叫起來：「對的，有關酒精的事我想一定得依賴AA，可是在所有其它的事情上仍然必須維持獨立自主。不讓任何事把我變成無足輕重的人。我如果繼續把自己的生活和意志託付給某物或某人來照顧，那麼我會變成甚麼？我會看起來像甜甜圈中間的那個洞。」當然人的本能和邏輯總是以這個過程來尋求支撐自我為中心的態度，因而阻礙了精神生活上的發展。問題是這種想法並沒有真正地考慮到事實。事實似乎是這樣的：我們越願意去依賴一個更高的力量，實際上就變得越獨立。因此AA所實踐的依賴事實上是獲得真正精神上的獨立。

    讓我們檢視一下依賴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所代表的意義。在這個範圍裡我們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的依賴性究竟有多強，而且我們對這個現象多麼的不自覺。每一個現代家庭都由電線把電力和光明帶入室內。我們很高興有這種依賴，熱切希望電流的供應不會被任何東西切斷。以如此接受對科學奇蹟的依賴，我們發現自己反而更加獨立。我們不但更加獨立，甚至更加感到舒服和安全。電力流向所需要它的地方。那種沒幾個人能理解的神奇能源靜悄悄而穩當地符合了我們最簡單的日常所需以及最迫切的需要。去問問一位因小兒麻痺症而必須使用鐵肺的人，他完全信任地靠一個馬達來維持他的呼吸。

    然而，一旦我們心靈或情緒上的獨立成為問題時，我們的表現是截然不同。我們是多麼的堅持自己有權單獨決定自己應該怎麼想和要如何行動。哦對！我們對每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自然懂得去權衡輕重，客客氣氣地聽取他人的忠告，但是決定權還在於自己。對這些事情來說，不能讓任何人干預我們個人的獨立。此外，我們覺得沒有人是我們真正能信任的。我們確定，以意志力為後盾的智力能恰當地控制我們內在的生活以及保證我們在社會中能達到成功。這種每一個人都扮演上蒼的角色的勇敢哲學說起來很不錯，但是仍然必須經得起嚴密的考驗：它到底多有效？對任何酒癮患者來說，只要好好地照一下鏡子該可以得到答案。

    如果因他自己在鏡中的影像太可怕而無法看下去（通常確是如此），那麼他不妨先看看正常人因自立所獲致的結果。他到處都看到內心充滿憤怒和恐懼的人，社會分裂成交戰的碎片。這些碎片互相指責說：「我們是對的，你們是錯的。」每一個施加壓力的團體，只要力量夠強，總自以為是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其它的團體上。而且到處是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個人身上。整個這些巨大的奮力只造成了和平與手足之情的消逝。自立的哲學是得不償失。顯然它是一種令人粉身碎骨的強大力量，最終只會造成毀滅。

    因此我們這些酒癮患者可以感到自己的確很幸運。我們每一個人都曾九死一生地迎戰了強大的自我意志，而且在它重壓之下所遭受的痛苦已足以使我們願意尋找更好的方法。所以說，我們曾由於情況而不是因任何美德被迫至AA，曾承認潰敗，曾獲得信仰的基礎，而現在想要決定把自己的意志和生活託付給一個更高的力量。

    我們知道有許多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家跟酒癮患者一樣認為「依賴」是令人討厭的字眼。就像我們這些專業朋友一樣，我們也知道有些錯誤種類的依賴。我們曾親身體驗過其中的許多種類。譬如說，成年男女對父母不應該有過多情緒上的依賴。他們早就該斷奶了，如果還沒有也該覺悟到這個事實。正是這種錯誤的依賴致使很多倔強的酒癮患者妄下結論，認為任何一種依賴必是無法忍受的損害。不過依賴一個AA組別或一個更高的力量從未造成任何有害的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這個精神上的原則首次受到強大的考驗。很多AA的會員進入了軍隊中也散佈到世界各地。他們是否能服從軍令，屹立於砲火之下，以及忍受戰爭的單調和悲慘？從AA學來的那種依賴是否能讓他們渡過？結果是的。他們甚至於比那些安全地留在家的AA成員更好，較少發生酒癮疾病的復發或情緒上的瘋狂表現。他們跟其他的戰士一樣有毅力和勇氣。不論是在阿拉司加州或是沙萊諾的灘頭，他們依賴一個更高的力量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遠離弱點，這種依賴成為他們力量的泉源。

    所以一個心甘情願的人究竟怎麼能繼續把他的意志和生活託付給一個更高的力量？正如我們已看到的，當他開始依賴AA解決自己的酒精問題時，他就走出第一步。然而，現在他很可能已相信自己有酒精之外的問題，而且其中的一些問題不是光靠他個人的決心和勇氣就能解決的。這些問題就是不屈服。它們使他非常不愉快，而且威脅到他新建立的清醒。回顧以往，我們這個朋友仍深陷於懊悔和愧疚中。當他想到那些自己還嫉妒或憎恨的人時，苦痛仍舊壓倒他。財務上的不穩定也使他擔心得要命，而且一想到那些通往安全的退路曾被酒精截斷，他就驚駭懼怕。並且他要如何才能扭轉那個奪走了親情和讓妻離子散的可怕窘境呢？他獨自的勇氣和意志力是辦不到的。他非得依賴某一個人或事物不可。

    最初那「某一個人」很可能是他最親近的AA朋友。他依賴一種保證，確信自己那些現在因不能藉酒精消除痛苦而變得更劇烈的很多煩惱也可以獲得解決。必然的，輔導者會指出我們的朋友雖然清醒，卻仍然不能處理自己的生活，畢竟只是剛剛開始實行AA的計劃而已。承認自己是酒癮患者，加上參加幾回聚會所帶來的清醒的確是很好的，但是與永久性的清醒和享有安分、有用的人生還有很大的差距。這正是可以用到AA計劃中其餘步驟的地方。唯有在這些步驟上採取不間斷的行動作為生活的方式，才能達到很想要的結果。

    接著，又有人解釋說，只有以堅定持久的態度試驗第三步驟，才能成功地實踐AA計劃中的其它步驟。這種說法可能會令新來的人驚訝，畢竟他們所體驗到的只是不斷的收斂，並且越來越深信人類的意志力是毫無價值可言。他們已相信（而且這樣是正確的）酒精以外的很多問題不會輕易地向個人所獨自掀起的砲火屈服。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些事情又只有自己才能完成。全靠他自己並從他自己的情況來看，他需要發展意願的特質。一旦擁有了這份意願，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決定是否要付出努力。嘗試著這樣做必須來自本人的意志。所有的十二個步驟都需要個人持續不斷的努力來遵從它們的原則，而我們相信如此做也遵從了上蒼的旨意。

    在我們試著使自己的意志與上蒼的旨意一致時，我們就開始正確地使用意志。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這真是最奇妙的發現。我們的麻煩完全在於意志力的誤用。我們曾試著用它來撞擊我們的問題，而不曾試著使它與上蒼對我們的旨意一致。AA的十二個步驟的目的就在於讓此事逐漸可行，而第三步驟使門打開。

    一旦我們同意了這些觀念，就很容易去開始實行第三步驟。每當情緒擾亂或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們可以停頓一下，要求安靜下來，然後在這安靜中只要說：「上蒼，請賜我安寧的心境接受我不能改變的事實，請賜我勇氣改變我能改變的，並賜我智慧識別其中的差異。按照祢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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